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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弹指之后，望楼东侧三
百步开外的另外一座望楼，也挥
舞起了同样的黑旗；紧接着，更东
方的望楼也迅速做出了响应。就
这样一楼传一楼，不过数十个弹
指工夫，黑旗的讯息已跨越了一
条大街，从西市传到了东边一坊
开外的光德坊内。

光德坊的东北隅是京兆府
公廨，旁边便是慈悲寺。在两者
之间，夹着一处不起眼的偏院，这
里原本是孙思邈的故宅，不过如
今药王的痕迹全没了，取而代之
的是肃杀气氛，院子里竖起一栋
高大的黑色大望楼，比其他望楼
要高大许多。

楼上武侯看到远处黑旗舞
动，在一条木简上记下旗色与挥
动次数，飞快朝地面掷下。

楼下早有一名高壮的通传
接住木简，一路快跑，送入三十步
外的一座轩敞大殿。大殿正上方
高高悬着一块金漆黑木匾，上书

“靖安司”三字楷书，书法丰润饱
满，赫然是颜真卿的手笔。

一进殿，首先看到的是一座
巨大的长安城沙盘。赤黏土捏的
外郭城墙，黄蜂蜡捏的坊市墙垣，

一百零八坊和二十五条大街排列
严整如棋盘，就连坊内曲巷和漕
运水渠都纤毫毕现——当然，唯
独宫城是一片空白——旁边殿角
还有一座四阶蟠龙铜漏水钟，与
顺天门前的那台铜漏同调。

俯瞰此盘，辅以水漏，如自
云端下视长安，时局变化了然
于胸。

沙盘旁边，两位官员正在凝
神细观。老者须发皆白，身着宽
袖圆领紫袍，腰佩金鱼袋。少年
人脸圆而小，青涩之气尚未褪尽，
眉宇之间却隐隐已有了三道浅
纹，显然是思虑过甚。他穿一袭
窄袖绿袍，腰间挂着一枚银鱼袋，
手里却拿着一把道家的拂尘。

通传跑到两位官员面前，持
简高呼，那洪亮的嗓门响彻殿内：

“狼入西市，已过十字街！”
官员们没动声色，身旁一名

美貌女婢向前趋了一步，拿起一
杆打马球用的月杖，将沙盘中的
一尊黑陶俑从西市外大街推至市
内，与崔六郎、曹破延所处位置恰
好吻合。

殿内稍微沉寂了片刻，年少
者先开口探询：“贺监？”连问数

声，老者方才睁开眼睛：“长源，你
是怎么安排的？”

年少者微微一笑，用拂尘往
沙盘上一指：“崔器亲自带队，五
十名旅贲军已经布置到了西市之
内。一俟六郎套出消息，崔器马
上破门捉人。外围，有长安县的
不良人百余名把守诸巷；西市两
门，卫兵可以随时封闭。重重三
道铁围，此獠绝无逃脱之理。”

随着拂尘指点，女婢飞快地
放下一尊尊朱陶俑。沙盘之上，
朱俑转瞬间便将黑俑团团包围，
密不透风。

“这些狼崽子以为装成粟特
胡商买通内应，就能瞒天过海，殊
不知从头到尾都是咱们在钓鱼。
以有心算无心，焉有不胜之理？”
少年人收回拂尘，下巴微昂，显得
胸有成竹。老者“嗯”了一声，重
新合上眼帘，不置可否。

每隔一小刻，大嗓门的通传
就会从外面跑进来，汇报崔六郎
和曹破延的最新动向。

“狼过樊记鞍鞯铺，朝十字
街西北而去！”

“狼过如意新绢总铺，右转
入二回曲巷！”

“狼过广通渠三桥，拐入独
柳树左巷偏道。”

女婢手持月杖，不断挪动黑
俑到相应位置。曹破延的行走轨
迹，形象地呈现在两位主事者眼
前：这支商队正离繁华之地越行
越远，逐渐靠近市西南的独柳树。

独柳树是西市专门处斩犯
人的场所，商家嫌不吉利，多有远

避，是以四周人越来越少。
年少者微一侧头：“徐主事，

那附近有什么建筑？”
在两位官员身后，环绕着

十几张堆满卷帙的案几，数十
名低阶官吏都在埋头忙碌着。
一 个 微 胖 的 中 年 书 吏 听 到 呼
唤，连忙放下手中书卷，跑到
沙盘前。他的视力不是很好，
需 要 费 力 地 趴 在 边 缘 前 探 身
子，才能看清黑俑所在。

徐主事略一思索，立刻如
诵书一样答道：“东北巷，地势
多 洼 下 湿 ， 只 设 有 十 六 个 货
栈，旁接广通渠。开元十五年
曾遇暴雨，渠水暴涨，三名胡
商 的 存 货 悉 毁 ， 价 五 千 贯
……” 他 的 记 忆 力 相 当 惊 人 ，
随口答出，全无窒涩。

年少者打断了他的滔滔不
绝：“这十六个货栈，附近可有
出口？”

“哎哎，没有，不过……”
恰好在这时，通传又闯入

大殿，打断了他的话：“狼入丙
六货栈，未出！”

殿内的气氛一下子被这条
传文给挑动起来，所有人的视线

都投向沙盘。
“就是这里了！”年少者眼

神霍然发亮，“传令崔器，准备
行动；不良人即刻清场货栈外
围，不许任何人进出。西市二门
随时待命。”一条条简短有力的
命令从他嘴里发出，语气中带着
掩饰不住的兴奋。

通传记下命令，飞快地离
开殿内。年少者双臂撑住沙盘
边缘，身子前倾，望着黑陶俑
喃喃自语：“我倒要看看，这些
突厥的狼崽子来长安城，到底
想干什么。”

命令从靖安司大殿上传到
望楼。然后通过一系列旗语，迅
速跨越大街，传回到西市的北侧
望楼上。武侯把旗语抄在木简
上，抛到楼下，同时大喊道：

“崔旅帅，接令！”
木简还未落地，就被一只

大手牢牢捏住。
抓住木简的是个身材高大

的虬髯大汉，此人胳膊粗得像一
道梁木。他接过木简，迅速扫了
眼上面的命令，精神一振，立刻
回头大吼道：“全体集合！”

从他身旁的仓房里，五十

名旅贲军的士兵迅速鱼贯而出。
他们个个身披墨色步兵甲，手持
擘张寸弩，腰悬无环横刀，其中
十人还斜挎长弓。整个列队集合
的过程中，没有人说话，只听见
沉闷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崔器阴沉着脸扫视一圈：
“目标在丙六货栈，先围后打，
尽量留活口。一会儿都机灵着
点，谁也别给旅贲军丢脸！”说
完一挥手，朝外面跑去。士兵们
五人一排，紧紧跟随着主将，开
始时小跑，然后急速奔跑起来。

他们轻车熟路地掠过十字
街，钻进曲巷，朝着西市南坊而
去。沿街的客商看到街上突然尘
土飞扬，跑过这么多军人，都露
出惊骇之情。还没等他们交头接
耳，又有大批不良人走过来，要
求各商铺暂时关闭大门，街上的
行人也被请进临近的店铺休息，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

在 西 市 的 东 西 两 个 入 口
处，守门士卒将石制坊闩从地坑
里抬起，随时可以关闭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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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一进入腊月，年就近了，年味就浓了。
童年时，我总觉得，腊月是一年中最为美好

的月份。越过树梢迎面扑来的飕飕寒风里，也似
乎夹杂着年的气息；平日里升腾的扭腰的炊烟，
这时也好像散发着年的味道；就连漫天飘舞的雪
花儿，也无不闪烁着年的色彩年的欢快。大雪，
几乎能把村庄北寨外足有一米多深的大路沟填
平，大路沟涯上地里的麦苗捂着厚厚的雪被，做
着来年头枕馍馍睡的酣梦。紧挨麦地晒场边缘的
桃树枝条上，缠裹着明晃晃的冰溜。我家院子
里，落雪的椿树和楝树的丫杈上，麻雀和喜鹊来
回穿梭蹦跳，一团团雪绒，被它们嬉戏着蹬落到
地上。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白茫茫一片是腊月
的主色调。这些都和年相随相伴，相映成趣，聚
首腊月以迎迓年的到来。

大人们忙着洗刷衣物，忙着在生产队里的粉
房屋里下粉条，忙着到磨面房里磨白面，忙着准
备先煮肉而后用肉汤炖萝卜、蒸馍、炸油膜的柴
火，忙着到城里的菜市街上采购年货。少不更事
的我，会忙着到院子西边的水坑上玩耍。这个平
时供人们洗衣、浇菜园子的水坑，此时已结了厚
厚一层冰，我和小伙伴们无休无止地在上面抽陀
螺、滑冰、对拐。拣一块冰块，用脚一踢，冰块
摩擦冰面“唰”地能从水坑的这岸滑到那岸。用
脚踩跺水坑边沿稍薄一点儿的冰层，下面的水霎
时会呈现出小鸟、花朵、树木等多种意想不到的
图案，大写意般奇妙无比。有的图案随着水的流
动又变幻成一个个新的图案，我们情不自禁地发
出惊奇的叫声，正看侧看都看不够。

在童年的记忆中，蒸年馍是过年的一项重要

习俗，也是每户人家的必备课。不过，那时蒸年
馍的用途主要是正月招待客人的食材。乡村的腊
月，就是这样在年馍的蒸笼里热烈着。特别是到
了年前几天，整个村庄都被袅袅的炊烟所笼罩，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馍香，让人不得不被越来越浓
的馨香而又祥和的年的氛围所陶醉。

一向勤劳节俭的母亲，这时会大大方方地将
珍藏了又珍藏的麦子从泥巴缸里拿出来，把铁锅
搬到院子里，拣去土粒、燕麦、草籽，用笊篱一
遍遍淘洗干净，摊在芦苇席子上连冻带晒，麦子
两三天就能磨面了。五更天里，母亲就带着麦子
到生产队里的驴屋兼盘着石磨的磨面房去磨面。
麦麸混合着面粉从上下磨扇的缝隙间流出，母亲
用小簸箕将其盛到面箱里的箩中，一推一拉地筛
面。咣当咣当的筛面声，浑厚铿锵，节奏分明，
在轻烟似的白色晨雾里，与雄鸡的报晓声相应
和，不失为一首悦耳动听的迎年曲。

紧接着，母亲开始筹备发面蒸馍了。曾记得，
母亲先将发酵“面头”从面缸里拿出来，用温水泡
一两天，然后兑上面粉“接面”。等接过的面发
了，再一次“接面”。由于天冷，第一次接面时，
母亲会将瓦盆放到烧了温水的铁锅里加温。接过的
面越来越发，母亲就开始和面了。母亲将和好的面
团放在一个大瓦盆里用棉被捂严，等面团彻底发好
了，就将松软的面团倒在案板上。凭着多年积累的
经验，她抓几把白面粉，再捏一点儿食用碱面，撒
到发好的面团上，来回地揉面。先左右对折，揉一
阵子，再前后对折，又揉一阵子，直揉得面团均匀
光洁，母亲才拿起菜刀将条状的面团切成一个个小
面团，再用双手轻轻地一个个旋转拨去小面团的棱

角。除蒸实心馍外，母亲还变着花样蒸糖包、菜
包、红薯包、豇豆包、枣花馍等，让我一年一度
地大饱眼福和口福。那时虽没有钟表计时，蒸馍
全凭经验估摸时间，可母亲将每锅馍都蒸得恰到
好处，一个个暄腾腾的。当馍型上锅蒸时，母亲
先在土灶台的锅底里烧把茸柴火，稍停顿一会
儿，让馍型再醒醒，继而填硬柴摧锅，最后再烧
文火。至今回想起来，母亲蒸出的年馍浓香醇
郁，一揭开馍锅，满院飘香，年味四溢，让我记
忆犹新。馍香与邻家的衔接在一起在空中飘荡，
整个中国大地都仿佛被古朴的年味笼罩着。

燃放鞭炮是我的最爱。向母亲要几毛钱，用两
毛钱买一挂百头小蚂蚱鞭，舍不得一下点燃，就拆
开来一个个地点放，和小伙伴们比试谁扔得高，谁
的鞭炮脆响，时而还将两个跑捻撵在一起抛到空中
放两响，欢笑声随着啪啪的鞭炮声久久在高空回
荡。有掉了捻的，就先掰开，再一层层拨去茬口
处的飞边纸，直到草木灰似的药面露出。两个半
截的往地上一放，对着呲花。有时还斗胆地拿在
手中与小伙伴们的对着呲，火药味直窜鼻孔。裹
蚂蚱鞭的红的绿的纸虽不鲜艳，但却给缺少色彩
的童年的我，带来了过年的少有的乐趣。

世事沧桑。因远在外地工作的缘故，离开家乡
的几十年里，我回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尤其是
母亲于 33年前过世后，直到现在我未曾回家过过
一次年。母亲当年蒸年馍做年饭的厨房，后来由
于风刮雨淋倒塌了，烟囱、灶台、案板、擀面杖
等这些我熟悉的物件，都一一不见了踪影。眼
下，年又将至，我一次次登高远眺，童年温馨浓
厚快乐的年味，不知是否还弥漫在故乡的腊月里。

快乐的年味
乡俗乡情

张孟男是中牟县历史上著名的才子和清官。
张孟男字元嗣，明朝中牟（今中牟县三官庙乡土

墙村）人。张孟男少年时就聪敏过人，胆识非凡。他
当时读书的寺院在县城郊外，由于地处偏僻，路上几
乎没有行人。但张孟男经常夜间独自往返。明世宗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张孟男考中进士，出任广平
（今属河北）府推官（主管审判），稍后任汉中（今属陕
西）同知（知府副职），继而回京连续升迁，任尚宝丞
（掌管皇帝玉玺）。

此时，张孟男的姑父高拱以首辅兼管吏部，权势
显赫，但张孟男从不攀附。每相见，除了正当的公事
外从不谈及私人关系。于是，高拱便认为张孟男傲慢
无礼，以致对他十分反感，四年不予升职。其实高拱
的意思，就是想挫一挫张孟男的傲气，但张孟男好像
一点都没感觉到，依然丁是丁，卯是卯，勤恳办事，正
直做人。后来高拱被排名其后的内阁大臣张居正和
太监冯宝联手诬陷罢官，遣回河南新郑故里。一时
间，那些趋炎附势之辈全都躲得远远的，唯恐受到牵
连。可是，张孟男却不避嫌疑，上下左右协调有关事
项，并亲到高府替他收拾行装，然后置酒饯行郊外。
高拱十分感动，不由对之前压制张孟男愧疚不已。他
连连对张孟男说，自己虽为朝廷老臣和长辈，但在张

孟男面前自愧不如，感到汗颜。
张居正掌权后，将张孟男升为太仆少卿（太仆寺卿

之副职，掌车辂、厩牧），但张孟男一如既往，并不攀附，
同样令张居正很是失望，又是数年没有提升他。后来，
张居正势败被抄家，而张孟男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朝廷嘉其耿直，四年连升四级。

万历十七年（1589），明神宗朱翊钧由于迷信神
佛，深居宫中，连续八个月没有上朝，张孟男便冒死上
疏劝谏。奏疏说：“岭南人为原来的都御史李材申报
功绩，蔡地（今河南省汝南县一带）的人控诉原县令曹
世卿枉法，他们的奏章都被留在宫中，而来人则被留
在兵马司待命，天天吃不饱饭。这是不是不想让他们
活了？如此做法会使圣德遭受损害！”皇帝十分震惊，
于是隔三岔五驾临一次朝房。当年冬天，张孟男升任
户部左侍郎（财政部副部长）。不久又升任南京工部

尚书（建设部部长），还未到任又改为南京户部尚书
（财政部部长）。当时的留京（南京）国库空虚。张孟
男接任后，大力整顿。不到两年，仓廪存粮就由仅够
两年之需积累到足够七年之用。水衡官修筑粮仓，他
调拨节余的两千两银子资助。有人说你怎么替别人
耕田？张孟男回答：“公家的事情，分得那么清楚，有
意思吗？”

万历三十年春天，有诏令罢除矿税，但迟迟没有施
行。张孟男率领同僚上表劝谏，朝廷也没有答复。接
着，他被加官为太子少保。之后，他连续五次上表请求
辞官还乡，但皇帝不允许。当时矿税的祸患一天天加
剧，张孟男便拖着病老之躯起草了数千字的遗疏，极力
陈述征收矿税的危害。他说：“我是户部官员，所征收
的租税，都是百姓卖儿卖女，削骨割肉得来的。虽然说
我的职责就是催促课税，但我尽职的结果，却使百姓困
穷。如此聚敛财富令百姓困穷，虐待百姓使国体动摇，
像我这样的大臣，皇上怎么还任用啊！我这样悲切地
鸣叫，实在是替陛下作杞人之忧！”他嘱咐儿子将表呈
交朝廷，第二天就去世了。南京尚书赵参鲁等人奏陈
他的清廉、忠诚，朝廷追封他为太子太保。

张孟男的高风亮节和正直人格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和赞誉，被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著名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曾在书籍中写过这样一句
话：儿童喜欢尘土，他们的整个身心像花朵一样渴求阳光。
毋庸置疑，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童年，都是最美好与单纯的一
段岁月。走在时间里的人，于纷扰的世间，忙碌着做一些可
有可无的事情。混迹于人群中失去自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
模样了。

或许，无论我们如今多么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或是多
么适应都市的繁华喧嚣，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藏匿着一个
金光闪闪、永不褪色的“黄金年代”，而那，便是璀璨的童年！

该书通过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充
满着浓郁地域特色的20世纪80年代陕南农村画卷。以一个
成长中的孩童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揭示了生命的聚散离合，展示出成长的隐秘和忧伤。

长久地迷失在都市丛林中的我们，其实童年未远，故乡
一直都在。

炒米糖
♣ 陈 皓

母爱深沉

母亲灯
♣ 周海亮

史海钩沉

♣ 宋宗祧

新书架

《我们都是蒲公英》

知味

大明清官张孟男

♣李勋阳

♣ 刘传俊

读汪曾祺的《人间滋味》，“炒米是各地
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
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
着。”感觉好亲切，爸妈忙碌的身影一下子
撞入眼前。

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张罗制作炒米糖
了。她选用新鲜的糯米，淘洗干净后用温水
浸泡上一天一夜，沥干水，倒在木甑子里，再
将甑子放在土灶铁锅上，隔水蒸成饭，我们
管它叫“甑子饭”。甑子饭非常疏松，米粒晶
莹剔透，有些韧劲，具有原本的清香。这时，
我那对新年企盼的心儿就开始雀跃起来。
母亲将甑子饭在笸篮里摊开晒干，就成了

“炒米干”，专门用来炒成炒米。炒米不是爆
米机炸出来，是在自家大铁锅里炒的。父亲
操铲，母亲烧火。先将细砂炒得滚烫，每次
放半斤左右的炒米干，在锅里来回翻腾几
下，等炒米干膨胀，噼里啪啦，香味渐浓时，
将炒米连同砂子倒进筛子里，快速地将砂子
筛回到锅里，再将炒米倒在笸篮里晾凉。父
母炒的炒米颗颗饱满，米香四溢，比爆米机
炸出来的炒米口感更酥，香味更足。

炒米糖做得好不好，掌握好熬糖稀的火
候是关键。火候不够会粘牙，过火了又有苦
味。所以，父母每次制作炒米糖，总得打起
十二分的精神，一气呵成。他先把糖稀倒在
锅中，加少许熟猪油和一些白糖，再撒点切
碎的橘子皮。执着铁铲在锅里“呼啦呼啦”
不停地绕着8字，一会儿提出铲子查看，当用
铲子挑起来的糖稀丝用手一弹就断时，就让
母亲改小火，他则倒入事先炒好的炒米和花
生米，用力搅拌均匀，然后迅速起锅。饭桌
上放一块长长的案板，案板上是磨得锋快的
菜刀，案板旁是几个大大的搪瓷盘，上面都
抹上菜油。父亲将炒好的糖坯摊在盘子里，
用铲子压平，手上沾点油，用力将糖坯压紧
压实，快速倒到案板上，趁热切片，咔嚓咔
嚓，刀起刀落，动作迅疾。我急不可待地围
着父母团团转，母亲顺手拿几片递给我，我
伸手接过，塞了满口，脆香爽口，直甜到心坎
里！待糖凉透了，母亲便将糖放到“炒米
罐”，再倒些炒米捂着，里面盛满了我童年的
欢欣愉悦和父母的美好愿望。

如今，自家做炒米糖的已经不多了，我
跟母亲说过很多次，让她别累着了，想吃炒
米糖，随时可以去超市买。可母亲说：“那
可不一样，自家做的炒米糖，不仅酥脆香
甜，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吃起来安
心。”所以，每年父母照例乐此不疲地做着
炒米糖。

新年里，亲朋好友一起嚼着炒米糖，聊
着对新一年的憧憬，温馨又幸福……

第一次进城，母亲去送他。通往
城里的过路车每天只有一班，他和母
亲在路边等了很久。母亲一直替他扛
着那个大大的背包，她把背包从左肩
换到右肩，从右肩换到左肩，再从左肩
换到右肩。他对母亲说，把背包放下
来歇一歇吧。母亲摇摇头说，我背着
就行了。刚下过雨，路还没有干透，他
知道母亲怕弄脏了他的背包。背包虽
然廉价，却是新买来的。母亲想让他
干干净净地进城，母亲不想让她的儿
子被城里人嘲笑。

车很久不来，疲惫的母亲将背包
抱到胸前。背包敞开一条缝隙，里面
竟然露出一个小小的纸灯笼。那是家
里唯一的灯笼，是晚上走夜路时用
的。他问母亲，你把灯笼塞进背包里
干什么？母亲说万一你在城里走夜
路，这灯笼就用得上了。他说不是跟
你说过吗？城里的街道，有路灯。母
亲说我知道城里的街道有路灯，可是
万一赶上停电呢？咱们的村子里也有
电灯，还不是一两天就停一次电？母
亲用村里的逻辑来分析城里的景状，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母亲。他想他
只能带上这个灯笼，然后在到达城里
以后，把它当成一件装饰品挂在床
头。车来了，他从母亲手里接过背包，
挤上了车。背包里有一个他注定不会
用上的灯笼，那是母亲的灯。

他很快在城里扎下了根，又买了
很宽敞的房子。几年后他走在街上，
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他曾经是个乡下
人。他接来了母亲，教母亲用燃气灶，
教母亲开关电视机，教母亲去超市买
东西，教母亲认识马路上的红绿灯
……母亲当然很不习惯。母亲解决问
题的办法是不去用燃气灶，不去动电
视机，只去农贸市场买菜，尽量少出
门，尽量少经过红绿灯……那个灯笼
挂在书房的一角，灯笼里有一根从未
点着过的蜡烛。灯笼土气并且陈旧，
与那个书房的整体格调，极不协调。

他常常嘲笑母亲的迂。在夜里，
他和母亲站在窗前，看城市的夜景。
他问母亲，你来到城里这些日子，见过
停电吗？母亲笑一笑。他说，城里根
本没有白天和黑天之分。甚至夜里因
为有灯光，反而比白天还亮，还繁华。
再说，即使真碰上停电，这么平坦的马
路，又能有什么事呢？母亲再笑一
笑。他想，母亲的微笑等同于默认了
自己毫无根据的多虑。

几天后的晚上，他接到一个电
话。是公司突然接到一笔业务，他需
要马上去公司一趟。他匆匆整理一下
公文包，又从鞋柜里取出自己的鞋
子。这时母亲从书房里出来，他看到，
母亲的手里，竟然提着那个小小的灯
笼！带上灯笼，母亲说，万一赶上停电
好用。他说怎么可能停电呢？你去窗
口看看，现在外面不是没有停电吗？

可是，万一你回家的时候停电
了呢？

可是我要打出租车回来的。
可是我知道出租车只能停在小区

门口。你仍然要走一小段路的。
可是那段路上有路灯啊。
可是万一正好赶上停电呢？
可是这么长时间，你见过停电吗？
可是万一今天晚上正好被你赶上

了呢？
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终于哽咽。

他接过母亲手里的灯，匆匆下楼。他
不敢回头，他怕眼泪被母亲看见。

他提着那个灯笼去公司，将灯笼
挂在桌边，然后开始工作。不断有同
事们问他，你买这个工艺品干什么？
他总是认真地对他们说，这不是工艺
品，这是母亲的灯。

灯里有浓浓的牵挂和爱，以及母亲
对儿子，看似多余的永远的担忧。

故乡的歌（国画） 代礼胜

新县卡房写生(国画) 桂行创


